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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缘落: 方志彤与庞德后期
儒家经典翻译考

钱兆明 欧 荣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0036)

[摘 要]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

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

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

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

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

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

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
[关键词]方志彤;庞德;儒家;翻译;合作;《孔子》;《诗经》

AchillesFang:AChineseFriendandPoundsLateTranslationofConfucianCanons
QianZhaoming OuR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310036,China)

Abstract:EzraPound,theAmerican modernistpoet,hadacareer-longinterestin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Confucianism.InadditiontoextensiveuseofConfuciansayingsandother
Chineseculturalandhistoricalmaterialsinhispoetryandcriticalprose,Poundtranslatedinto
Italiantwoofthe″FourBooks,″TheGreatDigestandTheUnwobblingPivot,andtranslated
intoEnglishTheUnwobbling Pivot,TheAnalects (alsooneofthe″FourBooks″),partof
Mencius(thelastofthe″FourBooks″),andTheBookofSongsorClassicAnthologyDefinedby
Confucius.WhenhewasconfinedtoSt.ElizabethsHospitalinWashingtonD.C.inthe1950s,

hebefriendedAchillesFang (FangZhitong),aneruditeChinesescholaratHarvard.Their
correspondencefrom1950to1958(consistingof108lettersfromPoundtoFangand106from
FangtoPound)bringstolightsomeoftheworldsmostvigorouscross-culturalexchangeson



Confucianideasinthepastcentury.Themerefactthatthetwolearnedmencarriedonthis
dialogueonConfucianismforeightandhalfyearshaseffectivelyrefutedthecommonbeliefthat
Poundreliedtotallyoneighteenth-andnineteenth-centuryWesternSinologistsversionstostudy
andtranslateConfucianclassics.PoundslateConfuciantranslationshaveproventobedifferent
fromhisearlyConfuciantranslationsinthreekeyaspects:first,theyhaveshiftedawayfromthe
earlyfocusontheConfuciusemphasisontheindividualandsocialresponsibility;second,they
haveexpandedinscopebeyondthe″FourBooks″toreachclassicssuchasTheBookofSongsand
TheBookof History;and,third,theyhavecastoffthewidelycriticizeddisregardforthe
Chinesesound.ThesebreakthroughsinPoundslateConfucianismhavefordecadeseludedPound
scholarsattention.ArchivalmaterialsrevealthatAchillesFangactuallycollaboratedwithPound
onPoundslateConfuciantranslations,notablyhis1951bilingualeditionofConfucius:The
GreatDigest & The Unwobbling Pivot (New Directions)andhis1954tradeeditionof
Shih-Ching:TheClassicAnthologyDefinedbyConfucius (HarvardUniversityPress).Asa
ChinesescholarimmersedintheConfuciantradition,AchillesFangplayedanindispensiblerolein
thepreparationandpublicationofPoundslateConfuciantranslations.Intheircorrespondence
weekafterweekforeightandhalfyearstheyalertlydiscussedkeyConfucianterminologiessuch
asjingorrespect,the″FourTuan,″ren,yi,li,zhi,orfourvirtuousbeginningsofhuman
nature,andsoon,resultinginPoundsprofoundunderstandingoftherelevantConfucian
conceptsandexpansioninscopeofConfucianstudiesbeyondthe″FourBooks″toincludeThe
BookofSongs.AchillesFangwasinvolvedinvirtuallyeveryaspectofPoundsTheBookof
Songstranslationproject,fromthedesignofthebookcover,compositionofitsintroductionto
galleyproofreadingbeforepublication.AchillesFangsintroductiontoPoundstradeeditionof
TheBookofSongsnotonlysuccinctlysumsup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the305ancient
songs,butalso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equalattentiontotheformation,thesound,andthe
toneofthecharactersineachsong.WithoutAchillesFangsassistance,Poundwouldnothave
insistedthathisidealnon-tradeeditionofTheBookofSongsbeaccompaniedbyanoriginal
ChinesetextandaWadesoundkey.DuetoPoundslackofpatiencewithhispublisherswork,

hisnon-tradeeditionofTheBookofSongswithanoriginalChinesetextandaWadesoundkey
fellapart.Butthefactthatheonceinsistedonsuchaneditionprovestotheworldthathedidnot
disregardthesoundintheChinesecharacterthroughouthislifeassomescholarsargued.Achilles
Fangscontributionsto Poundslate Confuciantranslationsarefargreaterthan Pounds
scholarshiphashithertobeenacknowledged.WithouthisremarkablehelpPoundcouldnothave
achievedwhathedidinhislateConfucianism.
Keywords:AchillesFang;EzraPound;Confucian;translation;collaboration;Confucius:The

GreatDigest& TheUnwobblingPivot;Shih-Ching:TheClassicAnthologyDefined
byConfucius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Pou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受到叛国罪的指控,被拘

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其中一位是哈佛学者方志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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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llesChih-tungFang,1910—1995)。方氏因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学

人”①。他同庞德一样,英、法、德、拉丁、古希腊等西方语种无一不通,除了西语,他还懂日语和朝

鲜语。

1950年夏天,方氏给出版《诗章》的美国新方向出版社社长詹姆斯·拉夫林(JamesLaughlin)写
信,建议庞德将第52-61诗章里所涉及的中国人物姓名的罗马注音前后保持一致②;拉夫林把信件转

给了庞德,并把庞德的回复转告方氏;9月28日方氏再次致信拉夫林,询问《诗章》续篇是否可能涉及

“现代中国”③[1]40。直至11月,拉夫林都是方氏和庞德交流的中介。12月方氏至华盛顿拜访庞德,
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之后,两人之间便开始直接的书信往来和会面,一直持续到1958年。

虽有少数西方学者注意到两人的友谊④,但方志彤对庞德后期翻译及创作的具体贡献在学界

尚无深入而翔实的考证和分析。方氏与庞德的交往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涉及双

语版《孔子:大学与中庸》(以下简称《孔子》)的出版,第二阶段涉及双语版《诗经》的出版计划。方氏

对庞德儒学翻译的贡献不限于为《孔子》写“石经简解”及为《诗经》写前言。以上两书的刊印,从封

面设计到订正拼音、汉英对照排版、清样校对,方氏都费尽了心血。方氏对庞德敬重有加,但学术上

秉持严谨态度,他对庞德翻译和引用儒家概念既不吝惜褒奖,也不苟同其错误见解。他与庞德对儒

学核心概念的探讨常被庞德融入自己的儒家典籍翻译和《诗章》创作中。
现存于美国耶鲁大学拜纳基(Beinecke)图书馆和印第安纳大学礼莉(Lilly)图书馆两人的往来信

件达214封,其中庞德致方氏108封,方氏致庞德106封⑤。这些信件记录了“百科全书式诗人”与
“百科全书式学人”的“缘起缘落”。本文从现存两人的来往信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出发,考察方志彤

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具体帮助和贡献,即集中体现在双语版《孔子》及英译《诗经》的出版。

一、“唐石经”:《孔子》的修订出版

1950年,庞德对自己1947年发表的《中庸与大学》译本进行修订,拟出版英汉对照本,题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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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关方氏的国籍和家世有不同说法。据美国汉学家海陶玮 (JamesRobertHightower)所写方氏讣告,方出生于朝鲜,籍贯

是中国。见MonumentaSerica,Vol.45(1997),pp.399 413。徐文堪在《不该被遗忘的方志彤先生》一文中称方氏为“朝
鲜族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还称其为“百科全书式学人”(《上海书评》2011年1月9日)。但方氏在1948年申请永

久居留美国的书面陈述中自称1910年8月20日生于山西安邑,童年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度过,15岁到上海就读,1927年

入读清华,1947年应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Elisséeff)之邀抵达哈佛,参与哈佛汉英字典的编辑。方氏1948年的自

述现存哈佛大学档案馆(HarvardUniversityArchivesHarvardDepository13505,PapersofAchillesFang,1942 1992),感谢

高峰枫发现后为我们提供了复印件。
如“康熙”,庞德就用了“Kang-hsi”和“KangHi”两种注音。
庞德的《诗章》从1915年断断续续写到1969年,长达半个世纪。根据美国新方向出版集团(NewDirectionsCorporation)的

1998年版《诗章》,全诗由117首诗章和1个残篇组成。117首诗章又分成9部分,其中8部分独立成篇发表于不同时间,分别

为《初稿诗章30首》(ADraftofXXXCantos,1930)、《诗章新作31-41》(ElevenNewCantosXXXⅠXLⅠ,1934)、《诗章42-51》
(TheFifthDecadofCantosXLⅡ LⅠ,1937)、《诗章52-71》(CantosLⅡ LXXⅠ,1940)、《诗章72-73》(CantosLXXⅡ LXXⅢ,

1944)、《比萨诗章74-84》(ThePisanCantosLXXⅣ LXXXⅣ,1948)、《钻石机诗章85-95》(Section:Rock-Drilldeloscantares
LXXXⅤ XCⅤ,1955)、《御座诗章96-109》(ThronesdeloscantaresXCⅥ CIX,1959)、《初稿与残篇110-117》(Draftsand
FragmentsofCantosCX CXⅦ,1969)。第9部分《残篇》(“Fragment”)发表于1966年,但排印在《诗章》最后一页。1950
年方志彤初识庞德时,庞德之前发表的诗章中多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和历史。
参见N.Stock,TheLifeofEzraPound,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0,p.292;H.Carpenter,ASerious
Character,London:Faberand Faber,1988,p.798;D.Tryphonopoulos & S.Adams(eds.),TheEzra Pound
Encyclopedia,Westport:Greenwood,2005,p.117;M.P.Cheadle,EzraPoundsConfucianTranslations,AnnArbor:

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7,pp.50 53,108。
钱兆明编著《庞德的中国朋友》(EzraPoundsChineseFriend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8)收录96封庞德与方氏

的往来信件,本书引用两人往来信件,如为该书收录,注明页码;如该书未收,注明所藏图书馆 (Beinecke或Lilly)及信件日期。



子:大学与中庸》①,其中汉字文本拟采用洛杉矶华语书局的老板威利斯·哈莱(WillisHawley)提
供的“唐石经”②拓本。但关于唐石经庞德有很多疑惑:唐石经是什么内容? 是否与理雅各《四书》
中的汉字一致? 除了唐石经,是否还有其他石经? 庞德通过拉夫林,向方氏表达了他的不解。针对

这些疑问,1950年11月方氏寄了一张清十三经碑快照给庞德,并主动请缨为其修订版注释唐石

经。拟稿时,方氏决定去华盛顿拜访庞德,庞德两次发短笺表示“欢迎”和“期待”[1]4546。1950年12
月27日,方氏与庞德首次会面。与博学的方氏畅谈,庞德可谓“棋逢对手”,两人均有“互为知己、相
见恨晚”之感[1]41,47,从而开始了亲密的合作。

方氏为修订本撰写了“石经简解”(“ANoteontheStone-Classics”),被出版商拉夫林赞为“妙
趣横生”、“令人茅塞顿开”(Lilly,1951年1月9日)。方氏在“简解”中首先把石经与庞德的第54
诗章联系起来:

矗立在洛阳的46块石碑

已成残石,筑入佛寺(佛,该死的佛教徒。)
这是在胡灵太后摄政时③[2]11

据方氏介绍,儒家石经始于175—183年的汉石经,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石经、唐石经、蜀石

经、宋石经、清石经等。唐石经刻有十二经,至今仍有不少石碑留存。方氏还在“简解”中选译了乾

隆书于1794年的御制《石经序》,陈述了他选用蒋衡手书十三经刻石之缘起以及刻经而不刻注疏的

原因与用心:

盖此经为蒋衡手书,献于乾隆庚申(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者……虽自愧学之未成,乃今

刻诸石,列诸辟雍,应时举事,以继往圣,开来世,为承学之标准,岂非厚幸也欤! ……若夫历代

注疏,入主出奴,纷如聚讼,既冗且繁,衡止书诸经正文,余概从删,是也。或以为不观注疏,何

以解经? 予则以为以注疏解经,不若以经解经之为愈也。学者潜心会理,因文见道,以六经参

互之,必有以探其源而晰其奥者,是在勤与明而已。④

乾隆在序中强调“不观注疏”、“以经解经”引起庞德的共鸣。庞德称赞方氏的“简解”“写得非常

出色”,乾隆序的翻译显示出方氏对中国典籍的“熟谙”和“运用自如”的双语能力[1]69。方志彤赞同

庞德遵照朱熹的做法把《中庸与大学》的顺序调整为《大学与中庸》,因为这更符合现代中国人的习

惯[1]63。对此,方氏也在“简解”中加以说明[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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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庞德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英汉对照版《四书》(TheFourBooks:ConfucianAnalects,the
GreatLearning,theDoctrineoftheMean,andtheWorksofMencius,1923)基础上重译,1947年发表《中庸和大学》(The
UnwobblingPivot& TheGreatDigest);庞德重译的《论语》(Analects)于1950年在《哈德逊评论》(TheHudsonReview)
两期连载;庞德与方志彤合作修订的英汉对照版《孔子:大学与中庸》(Confucius:TheGreatDigest& UnwobblingPivot)
于1951年出版。1969年新方向出版社出版《孔子:大学、中庸与论语》合集(《大学》和《中庸》英汉对照,《论语》仅有英译),
本文所引庞德儒家经典英译均出自此版本。
唐石经,通称“开成石经”、“雍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始刻,文宗开成二年(837)完成。唐石经共刻《周易》、《尚书》、
《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9种“大经”(也有称“九经”的),再加《孝经》、《论
语》、《尔雅》这3种“小经”,共12种经书(也有称“十二经”的)。其时《孟子》尚未进入经书之列。石经在长安的国子监里,
共227块碑石,字体除诸经标题用隶书外,经文一律用楷书,除了有几块碑石因1555年地震受损,大部分碑石至今完整地

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参见刘起舒《<尚书>与历代“石经”》,载《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 81页。
胡氏太后为魏宣武帝妃子,515年因其子孝明帝登基年龄尚幼而临朝摄政,因虔信佛法而建造中国历史上最高、最豪华、规
模最大的永宁寺。528年孝明帝驾崩,胡氏因众叛亲离,遭沉河而死,死后追谥灵,故又称灵太后。
《清石经》亦称《乾隆石经》,开雕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11月,至五十九年(1794)9月间刊刻完竣。《乾隆石经》刻成后立

于北京国子监,清高宗撰《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亦刻碑立于国子监石经前。以上所引方志彤摘译的该序

原文转引自何广棪《<乾隆石经>考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第12页。



除了撰写“简解”,方氏还参与封面设计、订正拼音、汉英对照排版和清样校对等刊印工作。方

氏对译文里中国人物姓名的罗马注音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统一采用韦氏注音以保持前后一致,对
此庞德欣然接受,承认修改“适合,且不损害音调”[1]46。他在1951年1月1日的信中叫方氏放手对

手稿中“空缺的内容酌情添加”,或加注眉批。由于双语版的对照排版更加复杂,拉夫林邀请方氏对

书稿做校对,要求他不仅“用铅笔标出哪些拼写需要修改”,而且要检查每一页的中文是否与英文对

应(Lilly,1951年1月10日)。对这些要求方氏都一一做到,他严谨的工作态度从1951年6月11
日致庞德的信中可见一斑[1]63。

两人在修订《孔子》的过程中常探讨、争论儒学关键词的含义,这些探讨和争论加深了庞德对

“敬”、“止”等概念的理解。庞德1950年发表在《哈德逊评论》上的英译《论语》把“信”和“敬”作为关

键词放在首页,“信”注释为“人以诺而立”(manstandingbyhisword);“敬”释义为:“对使草籽长出

青草、樱桃核结出樱桃的灵性的敬畏”(respectforthekindofintelligencethatenablesgrassseed
togrowgrass;thecherry-stonetomakecherries)[2]193。方氏在1951年1月3日致庞德的信中,由
《论语》开头的“敬”字联系到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中“敬”的理解———“没有任何确定的对象,对每个

个人和想法的尊重”;方氏赞同庞德把“敬”字独立出来,但又委婉地提醒庞德“敬”字的偏旁部首与

“草”和“樱桃”无关[1]49。方氏的来信提醒了庞德去查看自己以前的译文,他回复道:

我不太了解“敬”有时会特指/当我修订到“敬”字时,我查阅意大利译本看是否需要修改,
我发现我无法

  
修改/因为不符合上下文的语境/

但是
  

在孔子对“忠”[敬君]、“孝”[敬亲]加以区分时,这个词无疑是可以单独使用的……[1]51

方后来继续致信庞德探讨“敬”与“畏”的关系:

的确,在“Respectachildsfaculties”中“respect”代表“畏”,而不是“敬”;但孔子无疑把这

两个词作为同义使用。在《论语》第16章第8条(第177页),“畏”似乎就是“敬”[1]52。

对于庞德别出心裁地把“敬”视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方氏表示赞赏:“确实如你所言,这个字

在《中庸》与《大学》中出现得并不频繁,尽管这两部书渗透着‘敬’的理念。同样有趣的是你经过独

立思考而关注这个概念,并没有受所谓宋代新儒学的影响。我希望您可以就此生发开去写点什

么。”[1]65庞德在《孔子》修订本中把含有“敬”字的句子分别翻译如下:

于缉熙敬止———Coherent,splendidandreverent[2]4041

为人臣,止于敬———asaminister,inrespect[2]4041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iftheyarefilledwithreverenceandrespect[2]5455

敬大臣,则不眩———hewhorespectsthegreatministerwillnotbeledastray[2]156157

以上例句也说明庞德在理解和翻译儒学经典时很注重上下文语境,并不受概念的束缚。
再比如庞德对“止”的处理。庞德把《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

“止于至善”译为:“itisrootedincomingtorest,beingateaseinperfectequity”[2]29。此处庞德对

“止”的理解可能源于孔子在《大学》中的阐述: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2]38

庞德把这段阐述译为:

TheBookofPoemssays:

Thetwitteringyellow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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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rightsilkywarbler
Talkativeasacricket
Comestorestinthehollowcornerofthehill.

———ShiKing,Ⅱ,8,6,2.
Kungsaid:comestoitsrest,alights,knowswhatitsrestis,whatitseaseis.Isman,

forallhiswit,lesswisethanthisbirdoftheyellowplumagethatheshouldnotknowhis
restingplaceorfixthepointofhisaim? [2]39

又如,《论语·子罕篇第九》子谓颜渊曰:“惜乎!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庞德将之译为“He
describedYenYuan:Alas,Iseehimadvance,Ineverseehimstop(takeaposition)”;在译文后

他还特意加注强调,“在孔子哲学中没有比‘止’更重要的字眼了,它表示一个系柱、位置或处所,人
身处其中又以此为起点”[2]232。

庞德对“止”的灵活处理得到方氏的高度赞扬:“您对‘止’的解释似乎解决了儒学经典中的一些

棘手问题。我查阅了很多评注,至今未看到任何论述对这个字加以强调。祝贺您,我也将在此方面

就你的儒家思想拓展我的研究。”[1]52

在修订《大学与中庸》时,庞德还和方氏讨论了“端”字:“注意tuan/中庸/第六章/第十二章,四
端”[1]64。方氏在回信中为庞德指出《马氏汉英大辞典》中“端”字释义的正误:

至于“四端”,马守真①的理解间接出自你我都有的那本《孟子》第79页。可怜的马守真。
该词条(6541)第1和第2条释义为“线索”是错误的,应该指“迹象”、“松开的线”、“初始”。第

3个释义还准确,但很少用。第4个释义也错,应和1、2同义。第5个释义(“部分”)其实指

“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对第6个释义没有异议,不过“麻烦、扰乱”应作特定意义上的理

解,释为“无谓的忙乱”更适合本质上懒散之人的理解。第7条释义“制造借口”应理解为

“以……作为……的借口”。很抱歉对马守真这么刻薄,毕竟他只是个传教士而已[1]6566。

所幸,庞德并没有受马守真的影响,他把《中庸》第六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译为“followed
themiddlelinebetweentheseinharmonicextremes”,把第十二章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译为

“Theethnicofthemanofhighbreedhasitsorigininordinarymenandwomen”[2]107,119。
庞德1951年2月10日向方氏咨询“暮”的发音[1]55,方氏在回信中详细解释了“暮”和“莫”在词

源和意义上的区别[1]57。方氏还由此联系到庞德在第74诗章对“莫”字的诗意拆解:“莫 奥德

赛/夕阳下沉于人之上”(amanonwhomthesunhasgonedown)[3]450。不过,他也提醒庞德:“当
然‘莫’的下半部分既不是‘大’,也不是‘人’,而是两根草(艸)。”[1]57由此,庞德恍然大悟:“我很愚

笨,没看出日在草下/这下终于明白了,[暮]。”[1]58

庞德把《中庸》第一章中“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译为:“Nothingismore
outwardlyvisiblethanthesecretsoftheheart,nothingmoreobviousthanwhatoneattemptsto
conceal.Hencethemanoftruebreedlooksstraightintohisheartevenwhenheisalone”[2]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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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守真(RobertHenryMathews,1877—1970),澳大利亚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其编撰的《汉英字典》与翟理斯(H.A.Giles)
的《华英字典》并称为20世纪上半叶最通用的汉英字典,该字典初版名为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Compiledforthe
ChinaInlandMission(Shangha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931);1943年经过哈佛语言学家赵元任等人的修订和增补,
再版时名为 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Cambridge:HowardUniversityPress,1943),英 文 读 者 常 简 称 为

Mathews;1961年再版时添加中文书名《麦氏汉英大辞典》(Cambridge:HowardUniversityPress,1961)。该字典是庞德后

期常用 的 字 典,马 守 真 另 编 有 中 文 教 材《国 语 初 阶》(KuoyüPrimer:ProgressiveStudiesintheChineseNational
Language,Shanghai:ChinaInlandMission,1938)。



1951年11月《孔子》英汉对照修订本出版,方氏所提出的大部分修改意见都得以采纳。庞德

夫人多萝西在1952年3月12日庞德致方氏的信中附言感谢他“大大鼓舞了 EP的士气”
(Beinecke)。方氏看到自己提供的一张清石经拓本的照片被复制在该书的护封上很高兴,他写信

给庞德:“书看起来很不错,我相信这是新方向出版的最完美的一本书。这里有个学生在写论文,见
了这本书爱不释手,最后买了一本。”[1]69庞德的满足感并不亚于方志彤,他在1953年的一封信中告

诉拉夫林,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汉语的大卫·戈登(DavidGordon)称此版为“西半球最重要的一

本书”(Beinecke)。

二、“思无邪”:英译《诗经》的出版

《孔子》英汉对照修订本出版后,庞德立即投入《诗经》英汉对照本的出版筹备工作。庞德虽然

一再声称“一切答案尽在‘四书’中”,但他也非常推崇《诗经》,他在1953年2月4日致方志彤的信

中强调,“外国人需要《诗经》,孔子编选《诗经》旨在防止后人把智慧简单化成抽象的公式,降格为干

巴巴的空话”[1]130。庞德想把东方的智慧传播到西方,他曾对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留学的荣之颖

说,“学习外国文学唯一的途径就是对照原文翻译”,“美国人太懒了,不愿意下功夫学外语,但如果

引导得好,他们也会学的”[4]303。对庞德来说,《诗经》305首既是有字符意义的“诗”,也是有韵律的

“歌”,因此他理想的《诗经》译本不仅要英汉对照,而且汉字要加注音。早在1948年10月,庞德就

中文排版问题咨询过哈莱。哈莱给庞德寄了唐石经拓本、宋刻本和篆体三种《诗经》文本的影印件,
说“影印文本比重新排版要实惠得多”[1]107。庞德在这三种文本中选了篆体,因为它是孔子时代的

字体。

1949至1950年在庞德忙于翻译《诗经》之际,哈莱提供的《诗经》篆体影印本被拉夫林转寄至

印刷商吉姆宝(DudleyKimball)之手。庞德、哈莱、拉夫林和吉姆宝之间频繁通信,琢磨如何实现

三对照排版。1951年12月,因吉姆宝不堪重任,方氏就接手了对照排版和汉字注音校对的工作。
而拉夫林经历了《孔子》排版的烦琐之后,对更麻烦的《诗经》三对照排印望而却步,出版之事一拖再

拖。拉夫林多年后对奇多(MaryPatersonCheadle)解释:“E.P.想要《诗经》的‘吟诵版’(asinging
text),但我们觉得这根本没有市场,而且在每个字的注音上面加四声标号,这样的排版成本很

高。”[5]210庞德对此深表不满,多萝西在1952年1月4日致方志彤的信中说:庞德出这个版本也是

为庞德自己通过双语对照学习中文所用,出版社的拖延让他很恼火[1]72。方氏便找了哈佛大学出

版社社长威尔逊(ThomasWilson)。哈佛大学出版社仅对庞德的英文译本感兴趣,而庞德却坚持

译本中要加上汉字原文和注音。经过方氏反复调停,1953年8月,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庞德签订了

一个出版协议:先出一本赢利的《诗经》英译本,再出一本有学术价值的英汉对照、汉字注音本[1]135。
对于《诗经》纯英译本的刊印,方氏承担了从封面设计、代序撰写到文字校对的全部烦琐事务,威尔

逊1953年8月10日致信方志彤,称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Beinecke)。对于代序,庞德希

望方氏借此写出他自己的想法:

在你的前言中,一定要反复强调
    

《诗经》是一个整体
  

,不是散落的珠宝,译者认为没有汉字

和注音对照,译文是不
 

完整的。别以为我对《诗经》了解多少,我只知道孔子自己讲到“秩序”时

所总结的“思无邪”①[1]145。

方氏在代序中对《诗经》性质和历史的介绍既通俗易懂,又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为满足庞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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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方氏还摘录了《诗经·关雎》原文、注音和唐代传下来的乐谱,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包含有

305首诗篆体原文、注音和英译文的《诗经》对照版不日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埃兹拉·庞德

同意出版现行译本是为了刊行更完整的对照版,他认为‘没有汉字原文和格律或旋律形式做参照,
就无法真正欣赏一首优秀的汉诗’。”[6]xii

在序言的结尾,方氏又加了一个脚注说明:“在本诗集结尾出现的‘思无邪’,似乎与但丁的

‘directiovoluntatis’(《俗语论》,Ⅱ,2)同义。这一句也出现在《诗经》第297首的最后一节中,但庞

德显然觉得不译为妙,他坚持语境的重要性。”[6]xvi

该译本的封面用了方氏提供的一个篆体“诗”字和他德籍太太的琴师管平湖(1893—1967)手
抚古琴琴弦的照片,篆书和古琴象征着孔子和庞德强调的《诗经》的两个要素。译文最后一页还印

上了唐石经拓本上“思無邪”(思无邪)三个字。庞德对这些设计均表示满意。

1954年6月《诗经》纯英译本正式发行,庞德的译诗和方志彤的序言均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它

似乎未给庞德带来多大的愉悦。除了赞赏方氏撰写的序言之外,庞德感到多处不尽如人意,如该版

既无目录又无索引;封面上自己的名字印得比孔子还显眼尤其让庞德恼火。他不无讥讽地抱怨道:
“这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诗集,要知道孔子对这本诗集的功劳比我大得多”,他期待“货真价实的版

本”[1]146。

1954年7月,庞德提醒方氏:“记住我想知道何时/能否看到真版
  

的前页,那里要多印些东西。
这次我感到缺了些什么,不过没关系。”①[1]149但“真版”的排版进展缓慢,1956—1958年间,庞德与

方氏的通信中充满了焦躁和怨愤。方氏向庞德一再保证威尔逊无意打退堂鼓,庞德开始怀疑可能

方氏在注音上过于较真而导致了延误。1956年2月4日庞德在给方氏的信中嘲讽道:“如果你还

在耗时间满足你追求精确的癖好,见鬼去吧/没有字母可以精确表示汉字的发音,更不要妄想用某

种美语字母的拼写方式去对应经过三千年演化的27种不同的汉字。”[1]1561956年6月,看到出版社

仍无动静,庞德写信给威尔逊直言:“如果这意味着方对此事已经厌倦,我希望你把手稿还我/我自

己来校订。”[1]108其实,1956年方氏非常繁忙,他一直在为庞德获释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任助

理国务卿的哈佛诗人兼剧作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McLeish)及庞德的儿女频繁通

信,麦克利什与庞德交情一般,能出大力促成庞德于1958年获释与方志彤的斡旋有很大关系。与

此同时,方氏还忙于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1956年下半年,可能由于庞德一再催促,方氏放下一

切,替《诗经》注音、排版。1957年1月,他把编排好的手稿送到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但此事

他并未通报庞德。1957年10月,庞德还没看到该书出版有实质性的进展,非常气恼。10月14日

他写信质问威尔逊到底是什么妨碍了《诗经》的排印。威尔逊回复道,书稿并未收齐:“跟您坦率地

说,我们并不乐于出版此版,但书稿一旦齐全,我们会履行合同……我们之间的通信说得很明白,方
博士一旦完成书稿编辑和必不可少的序言,我们就同意出版《诗经》学术版,但我们尚未收到全部书

稿;书稿齐了,我们自然会做下去,除非您要收回手稿。如果您想收回,我们将很高兴遂您所

愿。”[1]109对这个答复庞德不明其理,转而向方氏寻求解释:威尔逊“把所有延误的责任都推到了你

的身上,而这个版本才是我唯一感兴趣的版本”[1]157。方氏在1957年10月回信中向庞德说明自己

在1月份就与出版社相关编辑和校对见了面,递交了全部书稿;方氏还向庞德解释,此书的出版可

能因为负责该书稿的编辑的个人原因而延误,为了尽快出书还是不要追究,一切责任由方氏一人承

担[1]159。但这并没有让庞德释怀,他不无怨恨地回复:“虽然有多年的耐心和忠诚,方将失去一个杰

出的翻译家的友谊和尊重。”[1]109

此后,《诗经》的排印仍无进展。1958年5月庞德再次致信方氏,提醒他关注此事,强调自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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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译文、原文和注音三对照的情况下才能完善译文;庞德在批评美国“卑劣”的学术和教育现状的

同时,隐含着对方氏的不满[1]160。方氏在8月的回信中向庞德保证哈佛大学出版社在暑假之后就

会开始工作,但庞德对哈佛大学出版社已失去信心。1958年11月10日,他从意大利写信给威尔

逊要求索回全部书稿和照片,撤销这个耗时已久的出版项目,而庞德与方氏保持近十年的友谊也随

着《诗经》学术版的夭折而终止。

三、结 语

其实,方志彤对庞德的影响不限于儒学研究这一范畴,他鼓励庞德对儒家之外的佛道思想持开

放态度[1]122。不少庞德研究者批评庞德漠视中文发音,但两人的来往信件让我们了解到庞德此时

学习中文不仅关注字形,也很重视语音,甚至语法[1]54,117。
庞德与方志彤频繁的鸿雁传书让我们看到庞德如何在没有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以坚韧不拔的

精神研读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化。有学者提出,“后期《诗章》中庞德最深沉宏博的诗篇,是建筑在他

对儒学的独特理解之上”[7]44,而方氏显然功不可没,他对庞德后期《诗章》创作的影响将另文评

说。总之,有“百科全书式学人”近十年的精神陪伴,对身陷“疯人院”①的庞德来说,也算“不幸中

之万幸”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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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庞德常把圣伊丽莎白医院称为“bughouse”。
方志彤在多年后对与庞德的这段情谊仍念念不忘,闲暇时常与友人“开怀大谈他熟悉的埃兹拉·庞德”。转引自陈毓贤

《再谈柯立夫和方志彤》,载《东方早报》2013年6月2日,第B01版,文中摘译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西文书籍负责人林希

文(RaymondLum)纪念方志彤的英文未刊稿。


